
——记中国百名“改革先锋”之一陈日新

他和他的时代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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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在平朔生活区，映入眼帘的每
一处每一景都充满了诗情画意。从人
们的脚步中、从人们的脸庞上，都能找
到坚定与自信。

这种饱满的状态整整地包裹了一
个时代。在花园式的办公、住宅楼区域
内，最惹眼的也许就数道路两边挺拔而
生的白杨，上有蓝天白云陪衬，下有鲜
花绿草伴随，欣欣然向世界昭示着当代
矿山人的幸福、美好与骄傲。每每谈及
平朔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总要习惯地
提起一个名字——建矿元勋、原平朔煤
炭工业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陈日新。

翻开平朔的成长史，这个名字总是
和奇迹、杰出等词语相联系。

当初，与平朔露天煤矿一样，陈日
新也充满了神秘。作为这里的第一个

“一把手”，他自然被推到了受关注的巅
峰。特别是 2018年 12月 18日在纪念
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陈日新作为
中国百名“改革先锋”之一受到党中央、
国务院的表彰，与袁隆平、钟南山、路遥
等齐名，其事迹更加高扬远播。

也就在陈日新的事业如日中天的
时候，笔者有幸与他小有接触，当然，也
仅仅是近距离地聆听了他的谈吐。

那是上世纪 1989年 8月的一天下
午，一位首长来平朔视察，我以朔州日
报社筹备组负责人兼记者的身份前去
采访。在等待首长到来之际，陈日新与
在座的各方人士闲聊。57岁的他朝气
依然，国字脸、宽额头，典型的浓眉大
眼，地道的大同口音。聊的尽是些家长
里短，事虽小，颇有趣。他说话，声音不
高，但很有厚度。双目炯炯有神，浓眉
偶蹙的当儿，总觉得那里边不仅藏着智
慧，更蓄有故事。首长到来后，他简略
地汇报工作。当首长插话回述了一些
看法，他以老家的俗言连连赞道：“你不
凉！不凉！”首长连问“什么？”有人才给
解释是内行的意思。

这次短暂的接触，使笔者在平添了
足够敬意的同时，又有了采写他的冲
动。他和常人一样，用寻常话聊寻常事，
乡音不改，土气未抖，与叱咤风云的改革
家在世人心目中虚拟的形象形成了强
烈反差，正好构筑了成文玄妙。但世事
不可如愿安排，我始终未能得到正式采
访他的机会。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海
聊偶得。后来虽与他又有过两次接触，
但谈兴浓而谈资微，也仅仅是求证了一
些关于他的传说。好在当年平朔《大露
天》的编辑朱玉斌采访过他，并毫无保留
地把采访内容贡献给我；平朔刚起步时
就入职的电工陈亦君（现为颇有名气的
书法篆刻家）将其所知悉数讲给我。在
众多聊友中，朱陈二人最近提供的素材
尤为丰富、鲜活。说起他，人们习惯地称
为“陈老总”，习惯地言以神化，把他的传
奇和平朔的故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那是个叫平朔人难以忘记的日
子。1982年1月24日，正是农历除夕万
家团圆时。自前两个月煤炭部部长高
杨文和陈日新谈话后，在煤海滚战了28
年的他再次激情澎湃。高部长让他挂
帅出征，开发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就
在除夕的前20天，煤炭部批准，中国平
朔露天煤矿筹备处成立，陈日新任主任
（6个月后兼任临时党委书记）。同时从

大同矿务局抽调了 12人，组成平朔筹
备工作组。他知道这一嘱托的分量有
多重，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刚刚启航，安
太堡项目是我国第一家中外合作企业，
深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注。他将要
开展的工作牵动着国际社会观望中国
的敏感神经，事不仅要办成，而且要办
好、要出彩。了解他的人都知道，遇事不
慌、表面上云淡风轻的他，事实上心急如
火，创业宏愿早就飞向新的天地。

就在亿万国人沉浸在尽享亲人团
聚辞旧迎新欢乐之时，陈日新却带领着
筹备处的有关人员从大同矿务局出发，
驱车驶往 100多公里的地方。他们以
拜年为名，实求两县主要领导支持即将
启动的平朔项目，并把目标瞄在了朔县
城东北的北旺庄古坟滩。

“生活区就是这里了！”大家自然表
示赞同。多少年来，凡是跟随他干事业
的人都知道他有两把刷子，大的决策几
乎都靠谱。以至于对他形成了一种“精
神依赖”。实际上，如有异议，他这天也
会把选址根据给大家详细地讲一遍：这
块土地既不在压煤区又不是耕地，宽阔
又平坦，属于解放军某部农场管辖，地
价肯定便宜；离平朔煤田18公里左右，
免受污染；距火车站也不远，交通方便。

他的工作节奏就是这么紧锣密鼓，
大年初一就安排了一部分同志征地，同
时另一部分同志现场测量打桩。大年
初二，就与某部队农场负责人联系，协
商具体的征地事宜。当天，就征地近
2000亩。同年 10月，平朔行政生活区
破土动工。

为生活区奔波的身心疲惫还没有
得到缓解，又一个新奇大胆的设想在陈
日新脑海里形成了：矿山工业区和职工
生活区建设同步进行。本来生活区远
离工业区就已经够大胆了，这个设想更
是史无前例。自有建矿记录以来，中国
的矿山建设一直遵循着“先生产、后生
活”的套路，生活区与工业区混杂在一
起，职工的住房往往就坐落在运煤铁路
和公路旁。就是这样的住房，也只是在
矿井投产后才开始建造。而他破天荒
地提出了“两大块、六条线”的建筑施工
方案。“两大块”指的是工业区和生活
区，“六条线”则是铁路、公路、水路、电
路、通信网络和七里河改道。从 1983
年年初开始，这六大工程全面铺开，两
万多施工人员进入工地，昼夜作业。

如果把这“双管齐下”说成是陈日
新的一个传奇，那么在首都街上拦车的
故事就更是一个传奇。面对社会各界
的各种期冀，经常穿行于机声隆隆、尘土
飞扬的土建工地的陈日新却是五味杂
陈。规模恢弘的建筑场景让他又找到
了激情燃烧的感觉，甚至是陶醉。可搞
现代化的露天开采、搞中外合资，中国是
第一次，没有前事可鉴，那些不可知的险
阻说不定哪一个早晨就横在跟前。果
然，令他头疼的局面不迟不早地出现了。

那是一个中午，疲惫不堪的他刚刚
端起饭碗，原准备对付几口就抓紧时间
补个觉，却有施工方的人员前来告急：
该付的资金还未到位，材料无法采购，
工人工资无法发放。如不尽快解决，就
得停工。第二天，他把手头的工作交代
好，驱车直达首都北京，请求拨款。他

来到煤炭部，找到一位老领导，把平朔
建设遇到的卡脖子困境做了汇报。听
他嗓音嘶哑，看他嘴唇嘴角窜起了明胖
胖的燎泡，全是心火啊！老领导十分心
疼，但解决资金是帮不上大忙。

万般无奈之下，陈日新咬咬牙，使
出粗招，到国家计委大门前拦堵一位领
导的专车，请求帮助：“平朔的摊子已经
全面铺开，上万人好几个月没有开资，
食堂连买面的钱也没了。一句话，我就
是来要钱的！”见他拦住车不放，那位领
导有点急了：“陈日新，你不能胡来！我
要到国务院开会。”“不答应给钱，你到
哪儿开会我也不放你走！我就是在你
计委门前摆个地摊也得给发个营业执
照吧？”语到急处，他几近哽咽。听着他
酸楚中的幽默，这位一脸严肃的领导笑
了，“反正我也跑不了，还要回来上班
嘛！”他这才用袖口沾了沾疼痛钻心的
嘴角，收回了拦车的架势。

时隔不久，经上级考察研究决定，
国家计委给垫拨了 3000万元，煤炭部
也分两次给拨付了8200万元。

资金到，万人笑。平朔的建筑工地
上群情振奋。费心伤身的陈日新终于
找了点时间，正式地睡了个好觉。

1984年的下半年，平朔的建设已经
有模有样。且不说生活区的部分工艺
品式的楼房、别墅等纷纷封顶告罄，工
业区的配套基建也相继竣工，只是等待
着那些进口机械运抵组装完毕，去迎接
那扣动亿万人心弦的剥离剪彩时刻。
人们发现，那些天的陈日新又有点心事
重重的样子。每当他言语交流减少、动
不动就双眉紧蹙额头现出个“川”字来，
那就一定是思考一件常人想也不敢想
但他非要做成的事。

果然不出所测，这日上午刚刚上
班，陈日新就对同事们说：“依我看，机械
设备的运输组装咱们自己干吧！”听话人
除了惊讶就是倒吸凉气。平朔订购的
机械非同寻常，分别来自于美国、日本、
中国香港地区，总共416台（套），总重量
500万吨，其中最重的那一台70吨。有
的4米高、5米宽、18米长，都是些人们过
去见也没见过的庞然大物。它们都将
先运抵天津港，卸船后马上装车运到平
朔，有的卸船后需要现场组装。这项工
程异常复杂浩繁，专业化程度要求与巨
大的风险相伴，且运走时限严格，超时罚
款。本来陈日新等领导决定以招标的
方式外包出去，怎奈几家投标单位也是
没做过这样的工程且要价太高。

“别的单位敢投标，说明他们敢干，
可他们也属于没金刚钻敢揽瓷器活
的。与其花大价让他们练兵，倒不如咱
们自己掏小钱练自己的兵！”权衡再三，
陈日新又做出了惊天之举。

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向煤炭部汇报
后，部领导自是格外重视。领导们于
1984年 8月 1日亲抵太原，召开紧急会
议进行磋商。陈日新再次当面请缨：“我
敢下保证，立军令状。出了问题，唯我是
问！”会议郑重地同意了陈日新的请战。

1985年的除夕，是又一个让陈日新
格外劳心的日子。夜里，就在晋北人点
旺火的时刻，天津港迎来了平朔订购的
8台吊车和大批采矿设备，共有2000立
方米、800多吨。按要求，必须在靠岸

48小时内全部卸完，不然罚款。吃着年
夜饭的他心不在焉，始终惦记着天津港
的货物。大年初二，接运组由 16人驾
驶的4辆拖板车应时出发，从朔县路经
山阴、雁门关、紫荆关、霸县等地赴津。
不负期望，抵津46小时后，这16名平朔
的汉子就把货物卸完，比规定提早两小
时。他们依例得到3000美元的奖励。

1985年 7月 1日，中国改革开放的
第一个中外合作项目——平朔安太堡
露天煤矿如期开工剪彩。开进破土剥
离现场的巨型机械，全部由平朔职工运
抵组装。他又做成了常人不敢想不敢
做的事儿。

平朔人觉得，除此之外，能够构筑
陈日新精彩人生的还有另一块丰碑，那
便是他那与众不同的一身正气。在生
活上，他从来不讲究，经常跟普通职工
在食堂排队买饭，出差时蹲在路边小摊
前吃碗面是常有的事。当初北京火车
站东边人称盔甲厂的地方有个煤炭第
四招待所，条件很差。平朔在那里租了
3间房做办事处，赴京出公差的人就在
那里住，陈日新也不例外。那是一个三
伏天的中午，京城热浪翻滚，为纳凉防
暑，他就拉一张凉席睡在办事处的水泥
地下午休，呼噜打得山响。正好碰上这
情景的陈亦君惊叹不已：“那么大个老
总居然能受这罪！”说起这事，陈亦君至
今还是那么入情入境。

上世纪 80年代中期，有一次趁他
外出不在，一些同志觉得过意不去，想
把地方上对企业帮过大忙的同志叫到
生活区招待一顿，聊表心意。谁知，宴
席还没开始，陈日新的工作用车出现
了，无疑是陈老总出差回来到食堂用餐
了。请客的人知道闹下了大麻烦，只得
搞点“阴谋诡计”，把包间从外上了锁，
就餐人一个顺着一个从窗户跳了出去，
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当他的面破规碰他
设下的“高压线”。

多少年来，陈日新这个名字成了平
朔的金色名片。他带领第一代奋斗者
在这片热土上绘就了最美的图画。那
是时代的杰作！他 1992年离休，2007
年离世，未能看到平朔年产超亿吨的辉
煌，但平朔铭记着他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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